
虹影：在罗马看见重庆

希望接触电影，想当导演

记者：《罗马》这个故事是您 2014 年写成
的。为什么2019年才出版？中间这5年发生了
什么？

虹影：这5年写了一套童书：从《奥当女孩》
开始的“神奇少年桑桑”系列一共5本书，再加上

《米米朵拉》，一共写了6本书。中途我在中国和
意大利之间走走停停。《罗马》2014年写好之后，
每次到罗马，都会不断地思考、不断补充和编
辑，不断有新的想法进来，所以这本书写的时间
最长。

记者：有人曾问过您一个问题“罗马和重庆
相比怎么样”，当时您回答：鸽子飞起来的样子，
在罗马和重庆都有。没有他乡，哪有故知。去
了罗马，才知道重庆有什么。如果让您选择最
喜爱的城市，您会选哪一个，为什么？

虹影：我最喜欢的是重庆、北京、罗马这三
个地方。

北京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向往的地
方，我以前还在重庆的时候就很憧憬到北京，这
也跟我们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从小就唱《我爱
北京天安门》有关吧。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这里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写作的话，会跟
这块土地一起呼吸，一起互动，相互影响彼此，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

重庆是我的根，是我所有记忆的源头，也是
我成长期间看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是从那里出
发。

罗马是一种对照物，我通过罗马看重庆，看
中国。在罗马，什么都可以，它提供了一种可能
性，它是一个多变的，也是一个有着历史、艺术
的欧洲城市，我与它有着很多契缘，在我心里它
是唯一的。

记者：重庆是您人生的底色之城，北京上海
是您的蜕变之城，而罗马是您重新筑就理想的

“永恒之城”，如今，您“拥有”着这三个城市，您
内心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吗？

虹影：我这样一个人，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对
现状满意的。我总在挑战自己，挑战人生，喜欢
跨界，喜欢做不同寻常的事。我以前写诗，后来
写小说、写童书、做编剧、写美食书。以后，我希
望有一个时间能在一个很大的画室里画画。现
阶段，希望更深地接触电影这一行，想当导演。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去罗马？因为那是一

个冒险的地方，它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一种挑战。

书写、旅行、接触三种方式

记者：《燕燕的罗马婚礼》让我们能够跟随
燕燕的脚步，来到罗马，体会一段跨国婚姻。您
也是跨国婚姻亲历者，您与您的先生以及他的
家人在日常相处过程中又是怎样的？您是怎么
去适应陌生的国度和婚姻环境的？

虹影：我一年之中，夏天会在意大利待两三
个月左右，然后其他时间在中国。我女儿 2007
年出生，现在12岁。去年到英国读书，现在读初
二。每天我们都会通视频电话。

《罗马》里有很多跨国婚姻的幽默和喜剧化
的场景，很多都源于我生活周围的一些真实故
事。比如燕燕到皮埃尔家参加晚宴那一段，其
实就是我先生朋友的一个经历。

我从来没有婆婆，两段婚姻里都没有过婆
婆。所以没有体验过所谓的“婆媳关系”。但我
先生那边还是有一些婆家人，他们对我都很欢
迎很友好，我不是一个“人来熟”的人，我很慢
热，我要接触一个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我跟我先生在一个 party认识，刚认识的时
候，他以为我喜欢文学，就一直给我上课，比如
说怎么找到经纪人，写什么体裁等等。后来我
走了之后，他的朋友才告诉他那是虹影，已经发
表了很多作品。我先生本身也是一个作家，我
们平时会经常聊文学，他每写一段都会念给我
听，而我一般是写书写到快出版了，才给他看。

记者：您在《罗马》中用电影的手法，把五天
半的时间分割成无数的瞬间，在与重庆、故乡、
母体无数次的闪回与交织中描述两个女孩的人
生轨迹，作品中无数次地出现意大利天才电影
导演费里尼，这是不是您对导演大师的一种致
敬，是不是您个人打算进行电影创作的一种尝
试和突破？

虹影：整本书都是对电影大师费里尼的致
敬。我在书里这么写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打算要
当导演，而是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电影和
阅读。我就跟《罗马》里的燕燕一样，电影和书
陪伴着我的孤独。她每次看电影时，必放一张
喜欢的电影里的男子的照片在旁边的椅子上。
我也是这样。

记者：这么些年，您经历过很多挫折与苦
难，是如何与世界达成和解，与自己达成和解
的？

虹影：我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书写，通过文
字来看自己的生活。一种是旅行，通过旅行来
远距离观察自己的生活。比如站在罗马看北京
和重庆。第三种，是通过跟世界的近距离接触，
这个“世界”指的是人，身边的人，就是跟家人、
朋友、孩子，陌生的读者的接触。对自己来说，
是特别好的方式。比如这一次我举办“罗马读
者奖”，就是想回馈那么多年支持我的读者。我
有很多对我特别铁的读者，从我刚开始发表文
章时，他们一直关注我，会在微博上跟我交流，
正因为有这些读者，近距离进入我的生活，我没
有写作障碍，只愁时间不够。对于我来说，任何
时候都想着美好的人，美好的事，没有什么坎过
不去，我会把未来想得更好一点。

因为畏惧，才想办法迎头而上

记者：我们看到，《罗马》中的燕燕、露露，甚
至燕燕的母亲，都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地追求自
己想要的生活。您笔下的女性向来都有着这样

的自由天性和坚韧意志，您个人亦是如此。但
在实际生活中，在与家人、朋友的相处中，面对
亲情、友情、爱情，这种“无所畏惧”的个性有没
有给您带来过遗憾？

虹影：燕燕、露露、燕燕的母亲她们三个都
是重庆人，加上我，就是四个重庆人。重庆女性
就有这样的、长江流水打造的钢铁般的意志个
性。在实际生活中，当然会有很多遗憾、错误，
和后悔。但她们并不是特别“无所畏惧”，而是
因为她们畏惧，才会想办法迎头而上，而不是像
其他女性那样拔腿就跑。

记者：您曾说过超模何穗就是心目中的露
露（《罗马》中的女主角之一、模特演员）。何穗
是您这本新书的序作者，从序言中了解到你们
两个相熟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会与她一见如故，
请她为您的新书作序？

虹影：我觉得何穗可以来演露露。我跟
何穗认识一年多，她丰富了露露的内在。我
写作时获取资料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是从
网上图书馆、从书本上收集。二是从朋友、真
实的人物那里调查研究，采访。我认识何穗
后，跟她进行了很多讨论，她介绍了她们这一
行的很多朋友和故事。我原来写的露露是比
较讨厌的、招人嫌的人。因为何穗的原因，丰
富了她的内心。

记者：由您的作品《上海之死》改编，娄烨导
演、巩俐主演的电影《兰心大剧院》，入围第76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即将上映。您
怎么评价这部影片的改编和演员的表现？

虹影：这是娄烨导演的又一个天才之作，他
把那个年代的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还原
了那段历史，还加强了那段历史。巩俐的出演
也是非常完美，我感觉巩俐今年的两个影片《兰
心大剧院》和《中国女排》，她的两个演出，是人
生演艺生涯第一次跟角色融为一体。

记者：听说您也即将推出以重庆为背景的
电影制作，作为重庆市民评选出来的重庆城市
形象推广大使，您打算如何在大屏幕上展示重
庆？会是一个什么年代的故事？

虹影：我拍电影，跟我成长的经历有关。这
是一个很早就发表过的作品，大约在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名叫《红骑士》，后来
改成《小小红骑士》。它讲一个男孩的成长，跟
重庆那个城市，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
关。如果顺利，明年可以开拍。

据《潇湘晨报》

“我无法回到过去，过去的一切都是障碍，可是它侵入我的记忆，将一座城，又一座城
呼唤在我眼前，我不得不面对，并与你生活在其中。”《罗马》开篇，是这样一段楔子。似是其
中女主角燕燕的独白，又似另一位女主角露露的。

那一座城是重庆。那一座城是罗马。它是虚构的，也是现实中的。它是记忆的，也是
理想中的。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首位意大利“罗马文学奖”华人获得者虹影，花
费4年时间写作，将这一切汇集成了《罗马》。

为什么是《罗马》？面对记者的提问，虹影说：“我是一个永远相信美好的人，负面的东
西难在身体内生存，罗马之美，滋养正能量，让我心情愉悦。这最令我所爱。真的，罗马就
像一面神奇的镜子，让我迷失后总能找到自己，它传递给我的信息是，有一天我会在这儿
住很久很久，久过我的生命。”

1962年，虹影出生于重庆南岸，在那里度过
了饥饿而艰难的童年。18岁时获知自己私生子
的身份，便选择了出走。从重庆走向北京、上
海，在行走中品味人间百态，开启创作之旅。19
岁，她开始写诗；26岁，开始发表小说。

在虹影的小说中，总有着她个人复杂的家
庭出身和磋磨的成长背景的影子，但虹影却并
没有仅仅局限于此。在国内漂泊多年后，虹影
又用十多年的时间来体会西方的文明。这些经
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写故土也
写海外，写过去也写未来，时而笔触沉毅如《饥
饿的女儿》，时而又叙述细腻似《K-英国情
人》。她用超凡的想象力，艺术化地描写出性与
爱的故事。

新书《罗马》，由小说和散文两部分构成。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罗马的五天半的故事，
两个同样出生于重庆南岸贫民窟、却未曾相识
的女孩——燕燕和露露各自逃离原乡，走到国
际大都市北京，走向罗马，追寻真正的爱与自我
的故事。

散文部分是虹影个人真实的人生体验，包
括感情、事业、奇遇等。在罗马居住的这段日
子，点燃了她想要描写女性内在世界中孤独的
灵感。而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令虹影与意大利、
与罗马有了更深层的连接。

新书命名《罗马》曾令许多人不解。有朋友
建议虹影把书名改为类似《罗马五天半》或者

《去罗马的女人》，虹影笑着说：“是《罗马》，就是

《罗马》。‘罗马’本身就够了。”
虹影说自己去过全世界很多城市，对那些

城市的文化、历史背景特别感兴趣。但那些城
市却并没有真正抓住她的心，对罗马则是一直
特别向往。因为她对它的神秘，对费里尼，对意
大利电影非常感兴趣。但最关键的是在 2005
年，虹影去领罗马文学奖前后，“它就像一个神
秘的手指，扭转了我的写作和生活，让我看到另
外一种可能性。罗马扮演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角
色，使我一步步发生了很大变化”。

虹影在散文《罗马六章：往事随风飘来》中
写道，对于一个外来者说，当你融入这座城市，
虽然文化背景和信仰都不同，但要不了多久，你
所有的观念都得重组，罗马的多元，并不是宽容
的，外来人的恐惧和担忧，会加重，但罗马可重
塑自我，你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
可以在这儿重新开始。

在长江边上长大的虹影，觉得罗马人就好
像重庆人。“那些懂得罗马和生活在此的罗马
人，做生意那么精明算计；做艺术家，那么唯美、
充满诗意；做哲学家，那么智慧善辩；做作家那
么会讲故事，不可一世；做朋友时，是亲人；做敌
人时，就是黑手党，要你的命。罗马人好像重庆
人，尽管重庆人的艺术感觉差点，却不缺诗意。”

写完《罗马》的小说后，虹影认识了超模何
穗，并邀请她作序。何穗看过虹影的书稿后问
她：“感觉你已被爱治愈了，那你写这本书的缘
由呢？”

虹影回：“是的，很幸运。我的写作从记忆
出发，带有家族性和对女性身份受伤害的耻辱，
以及对这个社会既暴力又温柔的抵抗。”

虹影:想着美好的人和事，就没有什么坎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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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罗马人就好像重庆人

虹影。


